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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水资源短缺，且 90%以上集中在东部地
区，而近 70%的工业项目却集中在中西部；用水结构
不合理，农牧业用水占用 7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5
个百分点，工业用水仅占 12%，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12
个百分点。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缺水成
为制约当地发展的最大瓶颈。

内蒙古西部地区的主要地表水是黄河，巴彦淖尔市
的河套灌区年引黄河水量达 50 亿立方米，这些宝贵的
黄河水大多以漫灌形式用于农业，既浪费了水资源，又
造成土地盐碱化。来自当地水利厅的材料显示，由于地
下水资源遭到过度开采，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已出现地
下水位严重下降的情况。

一方面是地表水使用方式粗放，另一方面是地下水
严重超采。如何才能合理使用有限的水资源？内蒙古提
出，既要节约使用地下水，又要通过“水权转换”来改
善用水结构，避免水资源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
颈。所谓“水权转换”，就是新上的企业为解决用水指
标，由该企业投资，在国家黄委会确定的某一黄灌区
内，点对点实施节水改造工程，将该黄灌区节约下的用
水指标置换到自身工业项目上，在用水总量不变的情况
下，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几年前，鄂尔多斯市的杭锦旗就开始试点“水权转
换”，在区域内进行工业、农业用水转换。之后，鄂尔
多斯又在全市范围内也进行“水权转换”试点。2011
年，鄂尔多斯市和呼和浩特市签署了跨盟市的“水权转
换”协议，鄂尔多斯从呼和浩特获得 1000 万立方米的
黄河水权，而呼和浩特市也从鄂尔多斯市境内获得总储
量 20亿吨的煤炭井田，供其吸引工业项目落地。

去年，更大规模的“水权转换”开始实施：煤化工
重点发展地区鄂尔多斯市和黄河水用水大户巴彦淖尔市
签署协议，鄂尔多斯为巴彦淖尔的河套灌区建设节水灌
溉工程，节约的水作为鄂尔多斯工业项目用水。通过节
水改造，河套灌区每年节水量可达 2 亿立方米。地表水
资源相对丰富的兴安盟也和严重缺水的锡林郭勒盟协商

“水煤组合”，通过“水权转换”共同发展。据介绍，今
后城市生活用水也可能采用“水权转换”形式。

虽然“水权转换”取得不小成绩，但内蒙古自治区水
利厅厅长戈锋认为，“水权转换”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节约
依然是解决水资源紧缺问题的根本途径。戈锋告诉记者，
对水资源的管理必须严而又严，总的原则是开源、节流、
保护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努力提高水资源利用率。

3月22日“世界水日”当天，本报“今日财经”版刊发

《水资源敲警钟 “最严格保护”待落实》，报道了我国水

资源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特别提到应借助市场手段，对

水资源开发保护进行调节。实践中，我国一些地方已对

此进行了积极尝试，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今天，特别介绍

内蒙古自治区开展水权转换的探索，供读者参考讨论。

内蒙古：

水权转换
改善用水结构

本报记者 乔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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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州 早 茶 节 举 办

机 械 人 检 电 表 效 率 高

3 月 24 日，广东佛山供电局计量中心人员在监控机

械人运作情况。该局率先将机械人应用于计量自动检测

生产线，单相电表年检定量可达 40 万只，满足了佛山市

居民电表的检测需求。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回收的废餐盒是否会被不法商家用
作原料，再次制作成餐盒流入市场？“从技
术角度讲有可能，但难度和成本太高。发
泡塑料的90%是空气，孔隙很多，汤水污垢
极易进入，用过后很难清洗。”杨惠娣表示，
按规定，所有跟食品接触的塑料制品必须
使用石油中提取的一次原料，再生塑料制
品不得用于与食品接触的领域。但家电

包装中用于减震的泡沫塑料、飞机上喝水
用的一次性杯子等聚苯乙烯材料，如果管
理不到位，都可能流入市场。

此前有媒体报道，确有不法商家掺用
再生料生产一次性餐盒的案例。

国务院参事、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
常务副会长石定寰表示，解禁后，一次性
发泡塑料餐具行业应纳入法制化轨道，制

定其生产、使用、废弃物回收的管理办法和
实施细则。他建议，大力开展新型环保餐具
的研发和推广工作，鼓励企业研制出更多
低成本、高质量、高技术含量的环保餐具。

“解禁后，要严格准入标准，并进行网
络化管理。”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
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理事长钱桂敬表示，
目前 5 个相关行业协会已草拟了行业管
理、企业准入、质量管理、废弃物回收再利
用等 4 套管理制度，并递交国务院相关部
门。据记者了解，这些草案特别强调原材
料管理，要求加强市场准入。

从记者采访的情况看，要让发泡餐
盒健康无污染，必须建立严格的生产环
节监管制度和使用环节的高效回收制
度。但许多人认为，这两大基础性工作
似乎很难轻易做好。

“ 白 色 污 染 ”会 否 卷 土 重 来
本报记者 佘惠敏

一次性发泡餐具由聚苯乙烯 （PS）
泡沫塑料加工而成。1999 年，原国家
经贸委将其列入落后产品目录，要求
禁产、禁用、限期淘汰。然而，市场
调查结果显示，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
在全国一次性餐具里的市场占有率仍高
达 70%。

对于其中的原因，中国塑料餐具联合
办公室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包装
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李沛生认为，PS
餐盒仅需 6 分至 7 分钱一个，而其他一次
性餐盒最便宜的也要 1角 5分，同时，这种
餐盒的耐水、耐油、抗压、保温和安全卫生
等性能也较好，在市场竞争中最具性价

比。此外，发泡餐盒的单盒重量仅为其他
非发泡一次餐盒的四分之一左右，原料消
耗少、垃圾产生量低，回收后可用于生产
保温板、相框、井盖、建材、燃料等，市场出
路广，供不应求。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常务副理事
长曹俭认为，PS 餐盒禁而不止并重获“合
法市场地位”有两个原因：一是产品性价
比高，二是我国对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
再利用技术不断提高。

而对于“解禁”具有决定权的国家发
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在
决定对 PS 餐盒解禁之前，已经征求了环
保部等多部门及行业协会和专家的意见，
并达成了一致，将在近期对外界进行统一
说明。

对于 PS 餐盒解禁，人们主要关心两
个问题：一是这种餐盒是否会造成环境污
染，二是它是否有毒有害。

关于环境污染，专家认为，早期的 PS
发泡餐具以氟利昂做发泡剂，对臭氧层有
危害，但目前氟利昂被丁烷替代，不会对
大气层造成破坏。中塑协塑料技术协作
委员会专家杨惠娣认为，要消除发泡塑料
餐具带来的“白色污染”，应建立完善回收
再利用体系。

但一些环保人士对此持慎重态度。

他们认为，废白餐盒属不可降解垃圾，此
前个别地区试点中的最高回收率也只有
65%左右，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完善的
回收体系很难操作。“解禁”意味着“白色
污染”可能加剧，其风险须慎重评估。

关于食品安全，有观点认为，发泡塑
料餐具受热会产生强致癌物二恶英。“二
恶英的产生条件是，含苯环物质和含氯、
溴一类物质同时存在；温度在 200 摄氏度
以上，有金属催化剂存在。”李沛生说，“而
PS 发泡餐具的生产过程为物理混合过

程，无化学反应，且聚苯乙烯虽含苯环，却
是在密封无氯条件下生产成餐具，无论从
原料构成、工艺流程还是使用过程看，都
不具备产生二恶英条件。苯乙烯和双酚
A 从分子结构对比看就不是一类物质，PS
餐具中不含双酚 A 结构，也不可能沾染双
酚 A 物质。”

此外，PS 发泡餐具受热 65 摄氏度以
上会释放单体的观点也被认为无科学依
据，“聚苯乙烯分子结构稳定，解聚成苯乙
烯单体必须在 250摄氏度以上。”

对 PS 发泡餐具遇热释放二聚体、三
聚体，从而产生环境荷尔蒙（环境激素）
的说法，上述专家也认为，近年来国外相
关机构公布大量研究报告，显示 PS 二聚
体、三聚体不具备雌激素性质。

“当然，任何产品都要正确使用，如果
把发泡餐具用水煮、用微波炉加热，它肯定
会坏。”杨惠娣说，“只要打包食品温度不超
过70摄氏度，就不会产生有害物质。”

要减轻PS餐盒带来的“白色污染”，回
收再利用是关键。上海市曾推出“三分钱
工程”：2001年起，上海按每只 3分钱的标
准，向餐盒生产企业征收回收处置费，然后
按每只 1.5 分支付回收费给拾捡者，再给
废弃餐盒处置企业、管理执行单位、回收中
的运输费环节各补贴 5 厘钱。10 多年来，

“三分钱工程”累计回收近 30 亿只废弃餐
盒，折合约1.5万吨。

昆山保绿塑料资源再生处理公司是

一家专业废弃餐盒处置企业，公司总经理
黄隆滨告诉记者，按市场规律来操作，垃
圾 回 收 的 各 环 节 都 有 利 可 图 。 他 说 ，
2002 年至 2005 年，上海市场一次性塑料
餐盒回收率最高，曾达到 65%左右。但后
来由于“三分钱工程”仅在上海一地实施，
大量不必缴纳垃圾回收费的餐盒从外地
流入上海，使上海一次性餐盒生产受到冲
击，生产线从当年的 14 条降到如今的 3
条，补贴下降后，回收率也随之降低。

保绿塑料资源再生处理公司所卖的
聚苯乙烯再生粒料，生产成本每吨 5000
元，售价为每吨 4000 元。如果没有补贴，
回收就会亏本。“关键是要推广上海的做
法，让生产厂家承担环保成本。”黄隆滨
说，上海市政府曾委托上海交大开发出一
套实时监测系统，用于上海的一次性餐盒
生产线，监控效果就很好。

“一次性塑料餐盒的产量，2012 年是
5871 万吨，估计实际产量远超于此。”曹
俭表示，废餐盒的回收要借鉴国外经验，
在较多使用餐盒的超市、火车站、快餐店
等地设立回收处，既能增加回收率，又可
减少回收成本。

但是，对白餐盒的回收，许多人并不
乐观。“这牵扯到垃圾分类。生产企业出钱
是一回事，人们是否有垃圾分类意识又是一
回事。”北京市民刘云说，“即便许多城市有分
类垃圾桶，但垃圾车一起装车，分了白分。”

对一次性发泡塑料餐盒的禁令在14年

后一朝而解，引发轩然大波。为什么解禁？

该不该解禁？成为颇有争议的话题。该如

何评价这项同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政策？

政策制定的起因和决策过程是人们首

先关注的方面。一项政策的形成，往往少不

了相关行业的推动。事实上，从相关信息

看，对此前一次性发泡塑料餐盒的禁令，轻

工联合会、中塑协等5大行业协会持反对态

度，并一直在为其“平反”而奔走呼吁。行业

协会给出的理由并非没有道理，但值得注意

的是，在这项政策的形成过程中，行业利益

和部门利益是否超过了社会公众利益？在

重大环境决策出台前，本应借助听证会等形

式充分听取各方民意，而此次解禁，决策部

门仅依靠行业协会专家和环保、食品安全鉴

定等相关部门的意见便作出决策，是否不够

民主透明？

一项政策推出前，我们还应考虑其科

学性和可操作性，因为无法执行的政策会

损害政府的公信力。但在这方面，“解禁

令”和“禁白令”一样，都令人存有疑虑。当

年将一次性发泡餐具纳入淘汰类产品目录

时，是在科学依据、公众宣传、执法资源等

方面都无充分准备情况下发布的禁令，导

致该禁令在许多地区成为一纸空文，甚至

因为 PS 餐具在名义上已属非法，让政府和

企业缺乏介入其回收处理工作的意愿，实

际上可能恶化了白色污染，北京和华南地

区相关回收企业的倒闭即为实证。而本次

解禁，距离 5 月 1 日正式解禁仅有 1 个多月

时间，相关的配套措施目前仍未见公布。

生产许可管理、行业准入、回收体系建设、

环境保护和监督执法，这4大方面的监管能

力能否不辜负支持解禁的专家们的乐观态

度？我们尚不得而知。

此外，我们也不能就单项政策谈政策，

而要考虑新政策与大环境、与国家总体发展

目标的协调性。5大行业协会专家向公众解

释，一次性塑料发泡餐具在正确使用的情况

下是无毒无害的，在与其他一次性餐具的比

较中是性价比高、能耗低、回收率高的。这

固然有理，但在当前全民关注环保、强调低

碳生活的大背景下，总有一股“违和感”。PS

餐盒作为已经被大量滥用的一次性用品，本

身应该像塑料袋一样被限制生产、流通和使

用，而不是简单地解禁。在当前不少酒店开

始取消一次性用品，许多“六小用品”厂家停

产转产的时候，在商家和公众都开始形成有

节制地使用一次性用品的社会氛围时，我们

更应该引导公众进一步减少对一次性用品

的消耗，想方设法让PS餐具这类一次性用品

行业在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上进行。

总之，“禁白令”似乎不能一“解”了之。

对一次性用品，“禁”要清楚，“解”要明白，更

要做好逐步限制和减少其使用的工作，为树

立低碳生活习惯留出更多的可行空间。

“禁”要清楚
“解”要明白

佘惠敏

“禁”要清楚
“解”要明白

佘惠敏

日前，国家

发 展 改 革 委 将

一 次 性 发 泡 塑

料餐具从《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的淘汰类目录

中删除。这意味着一次性

发泡塑料餐具的生产、销

售和使用，将于今年 5 月 1

日起再次合法化。

被禁 14 年的一次性发

泡餐具被解禁，引来外界广

泛热议：这是政策的“自我

纠错”，还是环保标准的“被

迫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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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问 为何禁而不止
PS 餐盒相比其他餐盒价格便宜、耐水、耐油、抗压、保温和

安全卫生等性能较好，且原料消耗少、垃圾产生量低

是否污染有害
专家认为，PS发泡餐具生产过程无化学反应，不会产生二恶

英；只要打包食品温度不超过70摄氏度，就不会产生有害物质

回收利用难吗
一方面，要让生产厂家承担环保成本，另一方面还在于人

们有无垃圾分类意识

监管如何落地
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行业必须纳入法制轨道，制定生产、

使用、废弃物回收的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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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问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问

时隔 14 年，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解禁”——

一项政策推出前，应充分听

取各方民意，考虑其科学性和可

操作性，考虑新政策与大环境、与

国家总体发展目标的协调性


